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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过隙

雷龙平

想起周爹

唐锦荣

有多少“前任”可以重来

我的前任妻子兰子现在是

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 坎

坷多难的人生成就了她今天事

业上的辉煌， 但她失婚后的感

情生活依然空白。 今天， 我端

坐在电脑的键盘前追忆往事，

敲打着这些伤感寂寞的文字，

久久无法释怀。

认识兰子 ， 那是

1989

年

一个落叶萧萧的冬季， 那时我

在广州军区一家炮兵部队服兵

役， 她在我们部队服装厂的包

装部做包装工。 我们的相识很

有戏剧性， 我们都是缪斯的信

徒， 共同的爱好促成了我们一

段长达七年的苦难婚姻。 记得

我们的相识是在部队举办的一

次新闻采写培训班上。 那时我

是部队宣传战线上一名崭露头

角的优秀新闻报道员， 有百余

篇新闻文学作品在军内外报刊

“油墨飘香”， 是这次培训班的

主讲老师， 她是一个殷勤的文

学新闻爱好者， 从小就喜舞文

弄墨， 通过师宣传科钟干事的

介绍， 从而特准进入部队内部

举办的本次新闻采写培训班，

成为一名编外学员。

一年后，军地恋曝光，本在

部队有着似锦前途的我突然被

列入退伍军人名单。那一刻，我

的眼前一片黑暗， 男儿泪像断

线的珍珠夺眶而出！ 为了心中

美好的爱情， 我擦干眼泪继续

前行。风雨中回到地方后，我和

兰子的恋情划上了花好月圆的

音符：

1991

年

12

月，我们携手

走进了洞房花烛， 开始了长达

七年之久的婚姻。

第二年， 作为城镇户口退

伍兵， 按当地政策， 我被分配

到我所在县城一家食品公司属

下的小型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

月薪仅百余元的学徒工， 我和

兰子的婚姻生活艰辛而清贫，

尽管这样， 善解人意的兰子也

毫无怨言 。

1993

年初春 ， 为

了不让妻子陪着自己捱饿受

冻， 我向食品公司递交停薪留

职申请后， 随大姐漂到了东莞

企石镇， 我进了贯元电器厂当

了一名 “看家护院” 的保安，

妻子兰子则进了建达灯饰厂当

上了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 开

始了我们异乡寻梦的打工生

活。 没想到， 一年后， 正当我

们的工作生活刚刚有些起色的

时候， 以自己的儿女能够拥有

一份正式工作为荣的父母， 一

个电话又将我们双双召回了老

家就业。

结婚第三年， 本来健康的

我突患传染疾病肺结核住进了

医院， 每天咳嗽咯血不止。 兰

子给予了我鼓励和期待。 她拉

着我的双手， 泪眼朦胧地对我

说： “从四川远嫁湖南， 我身

处他乡， 只有你一个亲人， 如

果你放弃治疗而轻生，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作为大山一般

的男人 ， 作为我后半生的依

靠， 你的坚强就是我的希望，

是男子汉， 你就应该挫折面前

不低头 ， 不畏艰难 ， 走出逆

境 ！” 半年后 ， 我战胜病魔 ，

完全康复， 她紧锁的眉头才渐

渐舒展开来！

当我们的婚姻走过六年的

贫困期， 即将步入第七年的富

裕期时， 我们的婚姻却出现了

裂痕 。 这年初秋 ， 兰子因患重

感冒回到了乡下老家调养身体。

期间， 发生了一些事情。 最后，

任我以泪洗面 ， 苦苦哀求 ， 兰

子始终无法原谅我在她重病期

间移情别恋 ， 这年九月 ， 我们

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 兰子从此

一去不回头。

兰子凄然离去的第三年 ，

我心怀愧疚 ， 曾经委托亲朋好

友多方打听她的音讯 。 从断断

续续传来的消息中 ， 我知道 ，

她干过基层员工 ， 车间主管 ，

公司出纳员 ， 公司经理 ， 节目

主持人 ， 广告人 ， 饱受人间冷

暖辛酸 ， 世态炎凉 ， 漂泊至今

她依然独身 。 得知她漂在他乡

多年至今依然还独身， 那一刻，

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她的手机。

兰子闻言 ， 不胜唏嘘 ， 哽咽着

说 ： “既知今日 ， 何必当初 ！”

说完这些 ， 兰子毅然挂断了电

话 ， 令我肝肠寸断 ， 饱尝情感

的折磨 ！ 后来 ， 她离开河南去

了云南 ， 我流浪到了深圳 ， 双

方手机号码都更新以后 ， 我的

生活中再也没有兰子的讯息 ！

直到

2008

年冬季， 兰子因原就

职公司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事情

需要联系到我 ， 她在网上查到

了我的博客 ， 我们才重逢 。 可

是 ， 这时候我与兰子的情缘已

尽 ， 我心已另有所属 。 得到这

个消息 ， 兰子不禁感慨万千 ，

伤感不已 。 然木已成舟 ， 无法

改变 ， 彼此只好将对方深深地

埋藏在记忆深处。

有多少 “前任” 可以重来？

拥有时不懂珍惜 ， 失去后方才

后悔！

“我身骑白马 ， 走三关 ，

我改换素衣， 回中原……”

手机响起令人感怀伤思的

闽南歌曲 《身骑白马》， 勾起

了很多思绪愁肠。 单位办公室

公示了上班已十年、 二十年的

人员名单， 这才发现， 原来鄙

人不知不觉已步入了二十年工

龄队伍。 蓦地抽了一口寒气，

胸腔有些沉闷发涩， 不禁长叹

一声， 感慨岁月匆匆， 无情远

去。 甚至没有一声道别、 一个

挥手、 一次温存， 就走远了，

消失了。 一切过往， 都不能也

无法再回头。

是的 ， 曾经我也身骑白

马， 正是男儿十八， 意气风发

走上工作岗位。

1998

年

,

香港回归的第二

年， 本人来到呆鹰岭镇政府樟

树责任区上班， 孤身于此开始

了一名乡镇干部的征途。 那时

的单纯少年， 字典里没有叫困

难或者说叫不敢的工作， 计划

生育、 催粮收税、 三统五提、

农业生产、 冬修春种、 村组开

会、 调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等等， 遇事无畏， 迎难而上，

总有用不完的劲 ， 使不完的

力。

一次， 蹲点的村， 因公家

水库里的鱼被偷 ， 偷盗者已

捉， 村干部找到镇政府说该事

件咋处理。 我在大家还在热烈

探讨， 许久还没拿定主意时进

言， 为了惩罚偷盗者， 并以敬

效尤， 叫偷盗者出钱在村里公

开放一场电影， 并且放电影地

址定在水库边， 谁知就一致通

过了。 作为政府方面， 领导特

委派我代表镇政府去现场讲几

句话。 这便是人生的第一次闪

亮登场， 第一次紧握话筒的感

觉比较复杂， 有兴奋的颤抖、

有为民的豪气 、 有担当的情

怀。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稿子，

都记不得现场讲了啥话语， 现

今印象只定格在水库旁的电影

模式中 ， 还记得观众都鼓了

掌， 当晚又坐着放电影老刘的

手扶拖拉机回镇政府。 路上，

老刘与我聊了很多， 说他的女

婿在机关工作， 女儿在医院上

班， 儿子在广东工作； 说娃儿

今晚的话讲得好， 有杀气， 肯

定能刹住村里偷盗歪风。 深夜

的乡村道路上， 拖拉机虽然一

路颠簸， 狠狠地喘着粗气， 但

仍然感觉到那晚的月亮有点迷

人， 迎面的凉风有点醉人。

在乡镇基层工作， 进村入

户是常客， 上山下田是常态，

吵架闹气是常事， 村民群众很

苦很纯朴， 乡镇干部很苦也很

纯朴。 终生忘不了在乡镇工作

十年的光阴流年、 青涩过往。

那些脸庞、 那些景物、 那些事

件， 总会在某个时候， 某个触

景生情的地方浮上心头， 挥之

不去。

另一个十年是从乡村踏入

机关。 细细咀嚼， 总有一入侯

门深似海的感觉， 或许是人成

长了， 长大了； 或许是认识的

人多了， 看的听的多了； 抑或

是命运逆流， 烦恼缠绕， 痛苦

滋生， 沧桑渐浓。 一直在机关

伏案工作的性质， 再加上干事

的责任心， 为人的原则性使然，

多少个埋头苦干、 执笔挥毫的

夜晚， 临窗而立， 望蒸水蜿蜒

东去， 心里迷惘又迷茫； 多少

个嚼烂笔头、 绞尽脑汁的夜晚，

仰头长啸， 望日落日升， 花谢

花开； 多少个寂寞寥落， 不见

天日的夜晚， 一个人游荡在星

光点点空旷的大街上， 沿路只

有昏暗的路灯陪伴走到家。

从彼机关到此机关， 从东

西南北办公室到上下左右办公

室， 从孩奴到车奴到房奴到单

位奴 ， 一路行来 ， 感谢月光 ，

感谢星光， 感谢灯光， 这么多

年的不离不弃。 说到这里， 不

得不感谢每次经过门口的那棵

大桂花树， 在一个又一个深遂

的夜晚， 特别是一次花香浓郁

季节， 我已与她私自订下相守

终生的情缘， 年年岁岁， 春赏

叶， 秋品香， 不是美人似佳人，

不是红粉胜知音呀。 真心感谢

大桂花树的忠诚相伴， 忘却了

孤单孤独， 也需要月光、 星光、

灯光这些充满正能量的 “电灯

泡 ”， 照亮心扉 ， 才不至于迷

失 ， 照亮眼下 ， 才不会迷路 ，

照亮远方， 才能笃志坚定， 赶

向彼岸。

匆匆岁月， 一晃而过， 人

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 人生能

有多少个堪回首 ？ 青葱岁月 ，

最好的青春都在这不经意间似

水流淌的二十年 。 岁月静好 ，

最美的年华都在这如歌如泣 、

如怨如慕、 如诗如画的二十年。

回望初始， 曾经那个身骑

白马的少年， 手握缰绳， “驾、

驾、 驾” 声中， 一路绝尘， 驭

马归来， 翩翩之风可拂柳撩月，

可凌云渡海， 可比肩得意长安

马蹄疾。 看看现今， 曾经身骑

白马的少年 ， 已有些许白发 ，

身体有恙， 不再清纯如斯， 不

再冲劲十足 ， 不再英勇无惧 ，

不再翩翩少年。

匆匆岁月， 身骑白马， 白

马过隙， 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

年！

只愿在下一个时节， 笑看

落花又逢君， 相聚不散， 畅饮

一杯 ， 作诗两篇 ， 高歌三曲 。

再回首时， 依然清晰如昨， 依

然感恩岁月， 依然初心不变。

1986

年夏时 ， 爸妈从刘

三姐故乡广西宜州退休回衡阳

老家， 在托运回来的藏书中，

不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公仔书

(

宜州方言

,

衡阳称小人书

)

。 看

到这些睽违多年的连环画， 我

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看连环画的

往事， 想起走路高一脚低一脚

的周爹。

那时， 偌大的宜州城只有

一家电影院， 院门前有连环画

摊子， 摊主是周爹。 每天到周

爹摊子看连环画的娃崽不少，

尤其是到了星期天或放徦， 更

是人多如豆。 我等娃崽之所以

喜欢 “光顾” 周爹的摊子， 连

环画多是原因之一， 主要原因

是周爹人好， 举个例子： 当没

钱的你贴着人家蹭连环画看

时， 周爹不但不反对， 见你这

样看公仔书辛苦， 他有时还会

指着摊子上的连环画说： 摊子

上你想看哪本看哪本得了， 以

后记得我周瘸子就得了。

一回生二回熟 ， 碰上有

事， 周爹常吩咐我帮忙照看一

下摊子， 得到周爹信任， 我兴

奋莫名， 当成件 “光荣任务”

来完成， 当我将收来的钱悉数

交给周爹时， 周爹常摸摸我的

脑袋， 表示认可。

转眼到了

1966

年， 斯

时 ， 不但许多书

籍成了 “毒草 ”，

连环画摊子亦在

劫难逃。

有一天 ， 遇见周爹 ，

周爹打量我须臾， 把我带

到他家， 从床底拉出装着

连环画的纸箱， 说现在不

准摆公仔书了 ， 床底放久了起

霉可惜 ， 你拿去看吧 。 过了段

时间 ， 当我将看完的连环画拿

去还给周爹时 ， 敲门 “惊动 ”

邻家大叔 ， 问我找周爹有什么

事 ？ 看到我手里沉甸甸的连环

画 ， 顿时明白过来的大叔不等

我开口说道 ： 不用还啦 ， 早几

天周爹把公仔书分给其他娃崽

了 ， 改行做别的事去了 ， 就算

你也分到一份得了。 我非常

感动： 周爹 “借” 给我连环

画时 ， 就不打算要

我还了。

长 大 后 回 衡 阳

老 家 当 知 青 的 我 ，

之后再没见到过周爹。 五十

年过去， 想起走路高一脚低

一脚的周爹， 故撰此文， 以

为一炷心香。

文 胜


